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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北方净出大事儿，叫个事儿的就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就有

大喜大悲的人物命运，不与人命关天挂钩的，不值一提。

    在大阳市这回就有事儿了。

    说起这大阳市，可不含糊。它是全国有名的煤城，在市里的西

边有一座露天矿，叫金山矿，全亚洲出名。一百年前有人发现这地

方有煤，中国人没在意。20世纪初日本人开进东北，他们在意了，

利用手中的武力，奴役中国的劳力，年复一年地挖掘，挖呀挖呀，

硬是把一块平地挖成一个大坑。坑里从上到下五花三层的，黑色的

就是被称作乌金的煤。这坑有多大，深有三四百米，长宽能容得下

一个镇子。新中国成立后金山矿回归到中国人民手中，这金山矿在

建国后的半个世纪里给国家出了多少煤9不列数字，列煤堆的长度:

若把所出的煤垒成一米见方的煤堆，能绕地球两圈。惊人不1这叫

贡献，所以大阳人牛过，灾荒年那咱，别的行业的人没少饿肚子，

但是金山矿的矿工可例外，照样能吃到油炸大果子，上夜班的还能

吃着猪肉炖粉条子呢。以矿工为居民核心的大阳市也很牛呀，在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它被称为共和国的骄子之一。

    从去年起，大阳市就悄悄地传开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金山矿

就要黄铺了!黄铺是啥意思?用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话说，就是

要破产了!大阳市有几个矿，金山矿是最大的矿，有四万名矿工，

七万名家属，矿山破产了，这四万人干什么去，那七万名家属怎么



活，全市已经有好多个企业破产，几万名职工下岗，从金山矿的不

少部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来看，破产后享受不到什么优待。还想油

炸大果子，还想猪肉炖粉条子，怕是没门儿了。

    如果说去年有关金山矿破产的消息还是悄悄地在地下蹿动，而

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年头这事儿可就越来越公开了。听说矿务

局向市委打了几次要求金山矿破产的报告;听说市委书记杨天领着

市委领导班子开了几次专题研讨会并向省委报告;金山矿的三巨头，

矿长周朴、副矿长胡立、矿总工程师梁成列席过省里市里的这种会，

他们把这真实的信息在不经意间传给了下属，这事儿就公开了。现

在可不是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了，而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了，阴云压顶，雷声隐隐，谁还敢不信，十一万人都感到身上发冷，

还有金山矿周边的那些卫星矿呢，都要保不住，人们心里都跟着发

毛，再加上他们十来万人，总共够二十万了，这些人一咳嗽，整个

大阳市就感冒呀!

    5月初，立夏才两天，天气阴沉着，空中像蒙着一个无比硕大

的青牛皮，而这大青牛皮下的露天大煤坑就感到格外地压抑。由于

几个月没有开工资，再加上破产的风声越来越紧，坑下的生产大多

停滞着。只是在坑下的最底层，有几台电铲分散地开动，有的挖起

几铲煤倒进运煤的车斗里就停一会儿，只有那台作为金山矿荣誉象

征的英雄号电铲不停地将塌落的煤炭一铲一铲地挖进铲斗里，再把

铲斗的长臂掠过空中悬在运煤车的上头，然后斗底一开，一堆煤

“哗”地落到车斗里。

    三十三岁的电铲司机长于清坐在驾驶室里，正在聚精会神地操

纵机械将铲斗向煤堆铲去，电铲下突然有人喊他: .‘小于子，傻x

呀，都山崩地裂了，你还在楼子里扯犊子呢，就让你连轴干，你能

干得金山矿不破产呀i快下来，和你说点事儿。”

    喊于清的是牛金贵，金山矿东区的调度员，约摸有四十来岁，

中等个头，人长得精瘦，但是两只眼睛骨碌碌分外有神，说起话来

搜做表情，语汇也丰富，只是荤词儿太多，不过也就是这种平易的

举止言谈，使他在矿工中混个好人缘。虽然他算个矿里的中层干部，

但是和他混熟了的矿工叫他 “牛戏子”他也不在乎。在牛金贵身后



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康有力，大家叫他大康，个子大，模样俊，篮

球打得好，没结婚的时候追他的姑娘不少。他曾经给于清当 “英雄

号”的助手，现在独立开一台电铲，于清是司机长，仍然是他的直

接领导。另一个叫李小明，他是新入矿才两三年的新矿工，人小，

长得秀气，一看就是个共青团员，大康是和他开一台电铲上的师傅，

所以又是他的直接领导。他俩是牛金贵从他们开的电铲上喊下来的，

都是牛金贵要说事儿的对象。

    几个矿工都戴着塑胶安全帽，穿着蓝粗布工作服，唯独牛金贵

光着分头，穿个浅灰色夹克衫，敞着怀，大大咧咧的，一看就知道

他是这些司机的领导。

    牛金贵说· “于清，还有你们几个，都是木头呀!矿里正开领

导班子会呢、矿务局和市委要让咱们破产，真的一破产、咱们都去

喝西北风呀，金山矿是我们祖祖辈辈矿工们留下的，破不破产得工

人说了算。已经有好多人奔矿上去了，不让矿领导同意破产，还有

人要上街游行。于清，你是矿里的新一代劳模，现在不是显摆你能

多挖几铲子煤的时候，你得代表工人去说话呀!”

    于清虽然是矿里的劳动模范，但不是那种能撼地拔柳的魁梧大

汉，他平时言语不多，是个遇事儿好琢磨，特勤劳的工人。常年在

电铲楼子里工作，皮肤也不像终日在外边工作的那些矿工的皮肤那

么粗糙，一米七六的个头，浓眉大眼，面容温和，但是一提破产，

他的两道眉毛就往中间聚，拧成个肉疙瘩，显得很闹心。说实话，

他和百分之九十五的矿工是一个心情，不愿意矿山破产，破产了，

他开了多年的英雄号电铲怎么办?几代人的光荣传统就从他手中了

结了，他不甘心。老婆孩子怎么办，离开煤矿自己还会干什么?他

早就知道矿务局和矿里一直在酝酿破产，但是十一万人的生计可不

是小事，弄不好要出乱子，所以他希望这阵风云能过去，日子平平

静静的最好。他天天来到坑下开动 “英雄号”，这除了劳动已经成了

他的第一需要之外，他还想用他的电铲的轰鸣声来安稳矿工兄弟们，

告诉他们:看，金山矿还是矿工们的，煤炭还在照样出，别相信金

山矿破产是真事儿。可是牛金贵带来的消息和他的期望是猴吃麻花

— 满拧。所以他拍拍手上的尘土，望一望压在头顶上的那无边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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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牛皮，低声说了句: “看看去。”

    牛金贵推了大康一把，又照着小李的屁股蛋子瑞了一脚，冒出

一句荤话: “都装什么鸡巴灯，快走!”

    牛金贵在前迈着疾步呼扇着夹克衫，于清三人跟在后边，奔坑

上的盘道走去。

    金山矿的领导班子果真在开会，也确实在开有关矿山破产的会。

    开会前矿长周朴和总工程师梁成都在坑下，已经五十八岁的梁

总从矿上嚷嚷要破产的前年起，这花白头发的老头儿就背个黄布兜

子天天下矿坑，里边装着各种图表和几十年来的各个开采面的采煤

记录，他有时坐在一个角落里，不顾由风吹起的煤尘刮到脸上，也

不顾火辣辣的阳光晒得头顶要着火，他手捏一个小电子计算器神情

专注地在计算着什么，写着什么，有时一两个小时不动窝。大家都

传说，梁总是金山矿的活地图，而这回他是把心里的地图都画出来

了，不知道这老头儿动的什么心思?

    今天梁成又早早地来到坑下，他要查准坑下究竟有多少个火点。

说起这火点，这一年多来可没少让矿里受损失:由于矿里欠外债十

五个亿，没有钱修防火的水道，越是缺水，煤层就越发干燥，到了

一定温度，煤炭就自燃起火，由于救火不及时，成片成片的煤被烧

成灰烬，烧得梁老头儿这个心疼呀!这不，他又在一个火点处发现

燃起的明火，他立即用手机同周朴通话:“矿长呀，八号掌子面见’

明火了，得动用消防车，你快发话呀!”

    梁成停了通话就去找附近的胶皮水管子，他把水管子接上水龙

头，水管子冒出水来，他拉着胶皮管子就往起火的掌子面跑。他把

水柱射向着火的地方，可是杯水车薪，被水射到的地方只是冒出一

股白气，不一会儿火苗又从白气中蹿出来。

    十分钟过后，周朴开着越野大吉普车来到坑下，车停下来他就

“哩”地从车里跳下来，跑到梁成跟前，抢过水管子，他往身上浇一

阵水后不顾热气喷脸，贴近掌子面，向那明火最大的地方猛浇。这

时候在附近干活的一台电铲开过来，电铲司机把铲斗向明火铲去，

铲得燃烧着的煤炭稀里哗啦一阵塌落，聚过来的几名矿工又上前用

家什一阵拍打，这一团明火才化成一堆火星子。



    老梁头儿指着还在冒烟和几处已见火星的掌子面向周朴说 “得

调消防车!”

    周朴是老矿工出身，膀大腰圆，脸上的汗水把个方脸盘浸得湿

淮渡的，一圈青胡子茬儿闪着亮光，他抨一把脸，吐一口流在嘴里

的汗水，嘟哦着: “屁消防车，没有钱，人家不动弹。这破煤矿，

快破产得了!”

    这也叫巧，他刚嘟浓完这句话，矿力、公室就给他手机打电话，让他

赶紧上坑，局里来人让矿领导丫门立即到小会议室开金山矿破产会!

    一个大院里的五层楼是金山矿矿部，大院的四周长着参天大树，

它说明这个大院里曾经神气过。现在不行了，楼面贴着白色的瓷砖，

由于年头过久，没钱拾掇，许多地方断裂了或是脱落下来，像是一

个人的一张大白脸长着不少黑麻坑。

    周木M粤吉普车停在院子里，他不口梁成下了车就奔三楼」、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从矿务局来的副局长许争先，

他四十多岁，白净脸儿，戴一副白塑料框的近视镜，他是受局党委

的委派来听金山矿领导班子对金山矿破产的意见的。陪着许副局长

坐在身边的是金山矿年富力强的人物胡立，他是抓生产的副矿长，

还管着一群进矿开采煤炭的小矿主们，权力很大。他四十五六岁，

中等个儿，寸头，圆脸儿，圆眼睛，看什么总是两目瞪着，显得很

威严。他总爱穿一套质地好的小翻领黑色工作服，白衬衣上打着领

带，有人评论过他的着装，说这工作服是他在展示矿山的本色，这

领带意味着他不是矿工大老粗，而是有现代意识的矿领导。一向不

苟言笑的胡立对这种评论不里可否，再说金山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

地步，他要费心血的事儿可多着呢，没有心思关注这不关痛痒的闲

喷。在会议室里就座的还有工会主席和许副局长带来的两名助手。

    周朴和梁成进来，这沉闷了好一会儿的小会议室里突然有了活

气。可能是等了好久了，许副局长看看表就言归正传，说是按市委

和局党委要求，临时派他来听听大家对金山矿破产有什么想法?许

副局长的两名助手立即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大家的发言。

    这好像已经形成金山矿开领导会议的一个规矩:一到大家随便

发言的时候，人们都转动脑袋往梁成那儿瞅，这老梁头儿也成了条



件反射，只要目光往他那儿一聚，他就发言。有时候也出过笑话，

有一回开会，周朴刚讲完开会的要旨，请大家发言，几个人就把目

光盯向了他，他咳嗽两声就说· ‘.我说说。”他一说，结果离题十万

八千里，因为刚才周矿长讲话的时候，他心里正寻思十二号掌子面

发现冒白烟的地方能不能形成明火呢，人家周矿长让大家说说矿上

女职工要求翻修女浴池的事儿，他说矿上要加强对坑下观察火点的

管理，弄得大伙哈哈大笑。

    关于金山矿破不破产的问题，这话题可比修女浴池和着明火大

得多。许副局长话音一落，先是大家无声。约摸过有一分钟的光景，

矿上的几巨头都把脑袋转向梁成。这老梁头儿果真又有了条件反射:

他先咳嗽一声，然后用右手掌摸了一下头发稀疏的头顶，接着就从

黄布兜子里掏本本。

    许副局长经常同梁成在矿务局里开会，了解这位矿山老专家的

IL,理和性格，便说: ’‘先请梁总说说。”

    梁成也毫不客气: “当然我要说!”说着他拿起花镜架在鼻梁

上，把个小本放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我先表明一个态度，我坚

决反对金山矿破产!我认为我有资格说这话!”

    谁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软弱的，你听梁成说话的底气，他就

不软弱。梁成灾荒年那咱从矿业学院毕业，来金山矿当技术员，吃

过油炸大果子、猪肉炖粉条子。由于煤矿是危险行业，向来缺少知

识人才，所以在历次政治风暴中矿山里的专业人员大多没离开本行。

半个世纪金山矿换过十多个矿长，而梁成数十年没离开过金山矿，

那绕地球两圈的煤炭都是怎么堆上的，他是活见证。矿坑里的煤层

该怎么采，如今他就是技术权威。近二十年来国家重视知识，重视

人才，他老梁头儿就成了宝贝。梁成也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价值，人

到岁数了，难免有点自负，所以常在口头上说: “我有资格说这

话。”也确实，在座的谁有他那些优势呢。所以大家都侧着耳朵听老

梁头儿往下说什么。

    梁成接着说: “破产，破产，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念书的

时候就听老师讲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如何破产，有的一破产，跳楼，

上吊，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呀，你说怪不，口自们堂堂的社会主义社



会也流行起破产来了。比如说金山矿破产了，四万矿工，七万家属，

国家给安排好没有?如果也像市内一些下岗职工那样去自谋职业，

国家对得起这些煤黑子吗，别看我们脸黑，手黑，可是给国家奉献

了近两亿吨煤呀。我们心不黑，我们是共和国的功臣。咱们不要求

把咱们供奉起来，起码也得好好养起来呀。再说金山矿还有残煤可

采呀，我这有记录。”说着他打开本本，又铺开一张图纸， “咱们是

三亿吨的储煤最，已经开采了百分之九十二，还有近一千六百万吨

煤可采呢，干吗放弃了恻

    这时许副局长插了一句: ‘.残煤资源不能放弃，金山矿破产了，

资产变现，资源重组，还要开采。”

    梁成马上接话· “我知道，也就是把矿山卖了，谁有钱谁买，

民营资本家买也行。对不?”说到这儿他突然说不下去了，眼圈也红

起来，拿着图表的手也微微发颤，大家都注意他激动的表情，特别

是胡立，在这寂静的瞬间，突然抽了两下鼻子，发出像是抽泣的声

音。顺着这气氛，梁成接上话茬儿: “金山矿是人民的矿山，我们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重大贡献的国有职工，我是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的专家，听说局里对破产特别积极，我要问一问许局长，你

们在作重大决策的时候，想没想到政— 治!”他把后两个字拉长了

音，话音一落他抹起流下来的眼泪。

    许副局长很有领导涵养，尽管梁总的话里带刺儿，但是他还是

默默地听着，还不时地微微点点头，表示对梁总的情绪激动有所理解。

    接着梁成又说了一些反对破产的理由和如何开采残煤的措施，

许副局长听后很是感动，稍能对梁成的情绪激动有所宽容的人都会

发现，他反对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样情钟于煤，情钟于社会主义

制度的朴素感情。

    梁成因为话说急了，一劲儿咳嗽，他说他停停，先由别人说。

这时会场上冷场了一会儿，许副局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目光

落在胡立的脸上，说: “胡矿长说说?�

    胡立难得地一笑，然后无奈地摇摇头: “口自们当矿头儿的不好

说，我看梁总刚才的表态就代表了金山矿四万矿工和七万家属对破

产的态度。讲 ‘三个代表’嘛，我希望局里甚至包括市委要真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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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可不是说说就完事儿的，

你若不 ‘代表’，群众就敢造你的反。咱们都是党内同志，我可以向

大家透跟一下，一旦破产破不好，金山矿的几万人会上街的，给你

来个堵汽车，卧铁轨，可毁了，大阳市就乱套了!我就说这几句。”

    胡立的话不多，但是他的爆炸力远比说了一堆话的梁成厉害，

以致局里来的两位助手一时停下手里的笔，有点紧张地看着胡立。

而胡立并不紧张，他 ‘，啪”地燃着打火机，把含在嘴上的一支香烟

点着，像是没说话一样。

    这时许副局长望向周朴: ‘.周矿长，你说说9�

    周朴摇摇头· “别人先说，别人先说。”

    在小会议室里开会的人不知道，这时已经有几十人聚到矿部大

院里来了，大多是矿工，还掺杂着几个妇女家属。他们听说局里来

人和矿领导研究破产的事，心里就不平静了，金山矿是大家生存的

命根子，破产了怎么办，他们都关心同自己命运相关的大事儿，所

以三三五五地聚来，有的是要来表明反对破产态度的，有的是来听

听声的，这伙人窝在楼门前，有人吵吵着要闯进会场，但是缺少一

个胆大的人。

    这时牛金贵和于清、大康、小李进到大院，半路上牛金贵还裹

进两个人来，一个是赵v智，由于他长得黑，慧智的谐音是黑子，

所以大家就叫他赵黑子。这人是全国劳动模范、退休老矿工赵林的

儿子，那 “英雄号”是赵林在上世纪 50年代创下的牌子，赵黑子

也在 “英雄号”上干过。可这儿子和老爹的脾气是一水一火，相差

十万八千里。虽然矿工喝酒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灾荒年的时候对矿

工也得特殊供应酒，可是在坑下干了一辈子的赵林一点酒星不沾，

这是稀有。而赵黑子就不同了，就是现在几个月不开工资，他也不

能断酒，一喝就醉，醉了两眼就发红，眼红就骂人，特别爱骂矿领

导。另一个是朱本年，他是猪年生的，又姓朱，爹妈图省事，就用

猪是本命年，起名叫朱本年。他穿一件半旧的劣质灰色西服上衣，

下身是蓝粗布裤子，后屁股磨得发白，了解他的人都知道，那是他

白天晚上打麻将坐硬椅子磨的。他本不爱跟着来，是牛金贵强拉硬

扯弄来的。朱本年已经几个月不上班了，他一看院子里聚了这么多



人，他羞于同大家多说话，再说矿里破产或不破产都撩不起他的兴

趣，便说一声 “这么多人呢，我不凑热闹了。”他转身撒腿就跑。

    牛金贵拉他衣襟没拉住，骂了一声:“你媳妇搞破鞋，你急着

去捉奸呀?”

    任牛金贵怎么喊叫，朱本年还是跑出大院，吸引他的是小街上

的那家麻将社。

    聚在楼门前的人看到牛金贵一伙人来了，特别是其中有于清和

赵黑子，大家都活跃起来，有人就冲他们喊· ’‘咱们得进去说道说

道呀!于清和赵黑子带个头!”

    “跟我走!”赵黑子一扬胳膊，领头进入楼门，一伙人跟着他就

拥进楼里。

    于清是个心细的人，他和赵黑子一照面，就闻到黑子身上有股

酒气，他知道赵黑子领头闯进会场，大概就不会平静。于清他舍不

得金山矿破产，但是他也不希望通过大哄大闹来解决矛盾，所以当

大家往楼里挤的时候他拉住大康和小李，三个人从人群里退出来，

往大院外走去。

    牛金贵撵上来，不满意地喊道 ’‘小于子，咋回事?就扔下我

一个了，大伙拿你当个宝，一到节骨眼儿的时候，你竟是个M!"

    于清指指肚子· ‘’它叫唤了，我们去喂喂它。”说着他和大康、

小李就走了。

    小会议室里的会议在进行，许争先请周朴讲讲看法，周朴皱皱。.
眉头，正思考要不要发言，会议室的门就被撞开，赵黑子领着一伙

人进来，弄得参加会议的领导们惊愣住了。

    周朴打量一下拥进来的人，都是平日里在坑下干活的伙计，还

有两三个妇女家属，一看那一张张气哼哼的脸，周朴就知道他们是

为啥事儿来的了。他像个家长似的向外挥手，语气温和地劝说大家

“都回去，局里领导来开会，与你们没有关系。”

    赵黑子眼珠子一瞪，眼角上挂着两条血丝，说· “周矿长，我

们知道你们要让金山矿破产，我们可不管什么局里领导矿里领导，

谁若是拿我们矿工当泡踩，断我们的活路，我们就用煤埋了他!”

    “放肆!”周朴一拍桌子， “你给我回去!赵慧智，你是全国劳



动模范赵林的儿子，赵师傅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时时以党和国

家的需要为重，你看你，是什么精神状态，我找你爹去，”

    赵黑子一听见提他爹，脸皮立即皱皱起来，一副酸楚模样

“我就希望提提我爹，全国劳模的儿子要挨饿了!赵林的百十个奖状

该烧火了!这还不够，你们又张罗破产，要把我们爷们儿推到荒山

野外去?我要上北京，给我爹和他儿子、孙子讨个公道!”说着他

“哇”的一声哭了!

    周朴走到赵黑子跟前，摸出个旧手绢扔给黑子，他向两名矿工

说· “给他擦擦眼泪，搀走。又哭又闹，能解决什么问题9你们都

回去，共产党把三座大山都扳倒了，卫星上天多少个了，一个小小

的金山矿就解决不了，是共产党员的，带头往回走。”

    周朴在矿工中是有威信的，他这么一说，那两名矿工就架着黑

子，喊着大伙· “矿长发话了，走吧，走吧。”一伙人就三三两两地

走出会议室。

    会议也不能再平静地开下去，许争先基本弄明白了矿领导们对

破产的态度，也知道在矿工中存在严重的抵触情绪，若真正实行金

山矿破产，是有一番艰苦的工作要做的。于是他就把会议停下了。

    许争先离开金山矿，周朴一直送到楼门前，许副局长登上轿车

之前，他忧心地同贴近他身边的周朴说: ‘.这么些人反对破产，你

现在怎么想，”

    周朴说:“金山矿破产，我就不是矿长了，职务没有了，不一

定干啥去，从个人眼前利益来看我不是破产的受益者。但是，从国

家和矿工们长远受益角度来考虑，金山矿是潭死水了。唉，不能再

往下说了，七年前的事儿刻在我心上了，我不能再惹祸了··一”

    许争先明白周朴的心思，他握了握周朴的大粗手，一句话没说，

就钻进车里，黑色桑塔纳无声地启动，一拐弯就驶出院子。

    周朴目送轿车没了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好清静。这时阴沉

的天空突然落下雨点，他的两只耳朵里 “* a”地叫唤起来，这耳

鸣的毛病已经闹了两年了，他可以说是拼出老命来经营煤矿的生产

和销售了，但是到年底一算，还是亏损一两个亿，他的火大去了。

实行破产，兴许柳暗花明呢，可是一听破产，矿里上下就像听说得



了癌症一样可怕。他心里明白，矿工们不愿意破产是担心被社会抛

弃，而矿领导层的人不愿意破产，情况就复杂得多了。他同意破产，

但是应了那句话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倒不是怕自己，

而是怕拐带别人。他无奈地长嘘口气，抬头是云，眼前是雨，耳朵

里又响着风声。他面对这番情景，有感于自己可能是新中国金山矿

最后一任矿长，这个岗不会站得那么平静啊.

    胡立和梁成等人将许副局长送到楼梯口他们就返回小会议室，

一个个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胡立感慨地说· “看到工人们的意愿

了吧，局里如果不如实反映下边的要求，硬性作出破产的决定，那

大阳市可就要出大事儿了!”

    梁成问: “胡矿长，你和许局长常有接触，这人对于咱矿破产

是啥态度呀?”

    胡立说: “啥态度?局里安排他负责有关矿山破产的事儿，局

里先有了态度，他还不是按照上边的口径说话嘛。”

    梁成说 “他能不能把今天看到的事情反映给领导呢，”

    胡立抽出一支香烟，用打火机把烟点着， “哩”地吸了一口烟，

说: “不好说呀，他们在机关当官，不像咱们在企业这么实在，好

说官话，好说假话。我看这样，”他把香烟灰往烟缸里弹一弹， “梁

总，你起草一个民意书，咱们矿领导班子都签名，再让矿工签名，

表明我们坚决反对金山矿破产的立场，弄好后直接交给市委书记杨

天。金山矿破不破产，市委的态度是关键，市委真的听了矿工们的

意见，国家多给咱们支援，金山矿这窝家雀就还能有个安身的窝，

大家有口饭吃，社会就稳定了不是9这不比逃荒一样的破产强多了，

大家都是为V,3}忧，为国家考虑呀，你把这个意思写得动情点。”

    梁成当仁不让: ‘.行，我有体会，能写好!”

    胡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又看看飘落在窗玻璃上的雨点儿，就

说: ‘.不用等周矿长了吧，他也够闹心的，大伙都有事儿，就散了吧。”

    开了个半截子会，还没听到周矿长发言，另几个参加会的人心

里嘟嘟嚷峻地离座站起，不声不响地走出小会议室。

    外面的雨点变成雨丝，天空中的青牛皮像要塌落下来··一



第二章 躁动的老少爷们儿

    眼下的金山矿是信息最为敏感的时期，特别是有关矿山破产的

事儿，稍有一点风声，就引得几万只耳朵侧楞着听，听着一点芝麻

大的事儿，就传说地上滚着一堆大西瓜。这不，许争先副局长的小

车刚走，在矿上就传起矿工搅黄了矿上开破产会的新闻，还特别提

到于清，可能是他在矿上比赵黑子名气大，都说是他带领一伙弟兄

们将局里领导轰走的。

    于清的媳妇叫铁花，在矿里一个分区当出纳员，这些天她正为

矿上要倒闭的事儿着急上火，听说于清出头跟着搅和，心里挺不踏

实。她正和四个姐妹骑着自行车走在矿区小路上，她们是合伙进城

去搞调查，想提前走自谋职业的路子。她们要经过于清的家门口，

铁花拿定主意要回家去看看于清作的是哪股妖。

    小路边的电线杆子下头站着外号叫做小蝴蝶的矿山小美人儿。

小蝴蝶姓胡，在矿里当家属工的时候经常参加业余文艺队演出，演

一回蝴蝶舞，小胡演得最好，打那以后，她在马尾巴头上总打个红

蝴蝶结，大家就叫她小蝴蝶了。她手捧一把瓜子儿，正啧得满嘴香

气，她看见铁花姐妹几个骑车过来就举手打招呼· “喂，铁花，你

们干什么去?”

    铁花听见小蝴蝶喊声就急把车停下，其他姐妹也纷纷下了车。

姐妹中孙嫂年岁最大，她看着小蝴蝶身穿白色上衣和蓝色带背带的

女工裤子，再加上后脑勺上的红蝴蝶结，打扮得像个学生，孙嫂就



啧啧地赞美着. “看，小蝴蝶打扮得多漂亮。”

    姐妹中的祝小梅年岁最小，也最闯愣，她说· “可惜一朵花插

在朱本年那堆牛粪上。”

    铁花瞪了祝小梅一眼: “别瞎说!”然后她把车推到小蝴蝶身

边，说: “我们五姐妹出去找活干，你也跟我们去叹。”

    小蝴蝶长个瓜子脸儿，一边喷瓜子儿一边问 “找啥活呀?”

    铁花说: “搞搞调查，什么能挣点钱就干点什么，总比在矿上

扎脖儿强啊。跟我们走吧。‘’

    小蝴蝶将眉头一皱，说: “我们家不是有个病婆婆嘛，还有那

个朱本年，我得守着炉灶，围锅台转。”

    铁花像下命令似的说. “让朱本年管家，不兴他总打麻将。”

    小蝴蝶把一只手往一条大腿上一拍，说: “中了赌毒了，死马

一个，没治了。没法子，我是红颜薄命啊。你们去吧。”

    铁花一脸的不满意: “矿山都要破产了，朱本年再这么醉生梦

死的不行。”

    小蝴蝶将一个瓜子皮儿吐在地上: “哼，他醉生梦死，我可清

醒着呢，他养活不了我的时候，小蝴蝶会飞。”

    “别胡扯。有空儿我教育教育他。我们去了。”铁花边说边跨上

车，几个姐妹都上了车。

    小蝴蝶向她们扬扬手: “祝你们成功!”

    五姐妹骑车的功夫都不怎么样，一个个七歪八扭地离去。

    于清所在的居民区都是红瓦顶青砖墙的平房，是上个世纪80

年代后翻修的房子。由于房子的地下是矿井采掘区，那时地面已经

出现塌陷，原来的平房又都老旧，又怕地面不能负重不敢盖楼，便

只在原窝上进行手术。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这些住宅也都是旧房了。

好的是家家都有个小院子，就显得比住楼房宽敞。

    不到十分钟铁花和姐妹们就来到于清家门前。铁花让姐妹们先

等她一会儿，她下了车就径直进门去。她家是一明两暗式的房子，

一明就是一进门的客厅，也是做饭的地方;两暗是一明左右的两间

居室。由于金山矿大部分居住点儿都是地面沉陷区，像这种住宅就

是不错的了。这还得感谢于清已故去的老爹，他在解放前就在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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